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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故

大 理 美

游 踪 生 活 笔 记

乡愁九韵·西瓜

没 有 月 季 开 不 出 来 的 颜 色

“剑川木匠到处有”之释义

□ 鹤阳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远离
的故乡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
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草、
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
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
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
贯穿了青葱少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
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题记

因为地处滇西北，故乡气候冷凉，
不出产西瓜，加之交通和生活条件的限
制，外地的东西在当时是很难运输到
鹤庆的，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儿
时从来就没有见过西瓜。

自从读过《少年闰土》以后，我最大
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一个西
瓜，尝尝它甜蜜的味道。不识愁滋味的
少年时光，如门前流淌的小溪一样，在
我对西瓜的种种想象和期盼中欢快地
潺潺流淌。那一年，我上初二。

初中是阳光灿烂的岁月。初一那
年，学校刚刚开设英语课，那时学校里
没有正规的英语老师，教英语的老师都
是由学校选派年轻的代课教师到一个
叫海北平的地方临时进修三个月，然后
就回来进行英语教学，音标和口语都带
有明显的本地方言的味道，学习中一些
怪异的读音往往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
比如“thank you very much”就被同学
们以谐音读为“三颗药喂你妈吃”，然后
教室里就爆发一阵哄笑。在青春明媚的
阳光下，初中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快乐笑
声中缓缓流逝……第二次上英语课的时
候，我把课堂“搬”到了学校旁边的沙河
埂上，邀约了一个同样不喜欢上英语课
的同学，两人无所事事地躺在河埂上聊
天，年少的我就这样第一次逃学了。

在三年的初中生活中，逃课虽然不
是我经常干的事情，但偶尔的逃课我还
是做得随心所欲。后来，班主任来了，
后来，教导主任来了，再后来，校长来
了，最后，父亲也来了。

就是在那年，伴随着躁动不安的青
春和莫名焦灼的情绪，我看到了有生以
来的第一个西瓜。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一家六
口人正在厨房里炕锅边粑粑、煮酥油
茶。一家人忙活了一中午，终于全都弄
好了，我们兴奋地喝着酥油茶，品评着
是茶浓了还是麻子不够，其乐融融的场
景是那时农村生活的普遍画风。

就在我们正吃得兴起的时候，我突
然听到门口有响动声，接下来就听见单
车齿轮发出的独特的“哒哒”声，“阿爸
回来了”，我说着，放下手里的碗筷，我
飞一般跑了出去。那时我们三家人共
住的大院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买了一辆
单车。果然，父亲背着一个背篓推着单
车走进院中。我连忙跑过去，接过他
的背篓，沉甸甸的，我问父亲：“你买了
什么东西，这么重？”父亲神秘地笑笑
说：“好东西，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进了厨房，父亲从背篓里拿出一个
浑身碧绿的瓜放到砧板上，那个奇怪的
绿瓜有香橼那么大，父亲兴奋地笑着问

我们：“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我们哥仨都说不知道。父亲接着

说：“这是西瓜，拿刀来，我切给你们吃。”
我们哥仨异口同声地说：“怎么可

能是西瓜，你恐怕是逗我们玩。”母亲也
笑着说：“你就别逗我们了，什么是西
瓜，你去哪里买西瓜。”在这之前，母亲
也是没有听过、见过西瓜的，母亲根本
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瓜叫西瓜，而且
这种瓜还可以生吃。

我说：“肯定不是西瓜，虽然我没见
过西瓜，但是我们课本上有西瓜的图
片，西瓜上有绿色的花纹，个头又大又
好看，你这个这么小，还是绿色的，怎么
可能是西瓜？”

父亲笑着说：“真是西瓜，不信我切
开给你们看。”于是父亲拿了菜刀，瓜应
声而开，露出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粉
红色的瓜瓤，有许多黑色的瓜子。我们
哥仨都没有勇气上去拿，笑着看着父亲
吃完了一块西瓜，才将信将疑地每人拿
了一块品尝起来，我轻轻地咬了一小
口，还真是有点甜，还有淡淡的瓜汁特
有的水腥味，带着狐疑的心情咽下肚，
又来稍大的一口，这回虽然相信它的确
是西瓜了，但这形象却怎么也和我想象
中的闰土月夜看守的西瓜搭不上边。
就这样，一家人在笑声中吃完了我们家
吃的第一个西瓜，虽然大家都感到疑
惑，这西瓜怎么和我们在书本上认识的
西瓜长得不一样，但就是这个不一样的
西瓜，让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成了我
乡愁印记中最深刻的记忆。

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物资
流通极其有限的年代，西瓜第一次运输
到鹤庆，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改
革开放的成效已经初步体现，制约经济
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渐被打破，
商品的流通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已经悄然萌芽。

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知道了当
初父亲给我们买的西瓜其实产自鹤庆
县黄坪乡的本地西瓜，它就那么小，就
那么绿，就那么没有那些我从课本上所
认识的西瓜特有的漂亮花纹，但在那之
前，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使是近在咫尺
的黄坪西瓜，仍然无法运输到县城里来
卖，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模式，
做生意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是犯法的，被
官府抓到的话是要判“投机倒把罪”的，
鲜有人敢以身试法。没有买卖就没有
流通，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制，没有流通
也就没有买卖，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被禁锢了的思想，让这个小小的黄坪西
瓜始终无法走出家门，虽然我们相隔咫
尺，却始终无缘相识。

就是这个小小的绿皮西瓜，让我在
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想起懵懂无知
的少年时光，想起青春在田野里恣意地
生长，想起老村巷道里少年削瘦的身
影，想起年少时的荒唐与梦想，对故乡
淡淡的思念和感伤就如潮水般紧紧地
包围了我，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贫瘠
而快乐的年代。

这时的故乡，在我眼中就是那个小
小的绿皮西瓜，它深深地嵌入了一个少
年成长的不安和惶恐，也深深地嵌入了
一个少年永失的青春色彩。

□ 母锡鹏

在滇西有“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
木匠到处有”的谚语。事实上，剑川木
匠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云南、贵州、四
川三省，中国北京、江苏甚至东南亚的
泰国、缅甸都有，他们以高超的建筑设
计布局、雕刻装饰、漆画彩绘的工艺享
誉海内外。

传说剑川的一个木匠雕刻了一条逼
真的木龙，木龙居然一夜之间活了过来，
飞出门去，战胜了洱海里兴风作浪的真
龙，为老百姓除去了邪魔。一段干燥的
木头一旦被剑川匠人温暖的手托起，就
能立即焕发出它曾消失多时的生命温
度。一位大师曾感慨：“没有剑川木匠的
家，木头就死了；没有剑川木雕的家，不
是白族人的家。”

云南著名的古代建筑大都出自剑川
木匠之手，如昆明的金马、碧鸡两坊，其
初建者虽已不可考，但清道光九年（公元
1829 年）的重修者为剑川县东厢（原
东岭乡，现并入金华镇）中登村木匠张锡鹏，
清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的重建者为
剑川县东岭乡（现并入金华镇）下沐村的
木匠杨文越。其他诸如昆明的钱南园祠
堂、红河建水的文庙、普洱孟连的土司宣
抚司衙门、保山施甸牛望岩子寺、保山隆
阳的玉皇阁等古建筑，都出自剑川木匠
之手。至今熠熠生辉的古建筑大都雕梁
画栋，飞檐斗拱，布局合理，结构紧凑，冬
温夏凉，木构件几乎全用卯榫结构，不用
一颗钉子，充分体现了剑川木匠的智慧
和高超技艺。

唐代樊绰的《蛮书》、元代郭松年的
《大理行记》等都对白族木工匠艺和宫室

民居建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城池
郭邑，皆如汉制”“凡人家所居，皆依傍
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居屋多为
回檐，如殿制”等记载，说明白族木工匠
艺的技术水平在古代就与中原木工的
水平不相上下。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
《云南省雕漆》说：“唐之中世，大理国破
成都，尽掳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织诸技
甲于天下……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最
高者入禁中……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
监供用库诸役，皆其子孙也。其后渐以
销灭。嘉靖间又敕云南拣选送京应用。
若得旧云南又加果园厂数倍矣。”“果园
厂”是明永乐、宣德年间著名的雕漆什物
制作厂，到明万历年间，其价几乎与“宋
剔”相媲美，为时人所重。明代白族木匠
制作的雕漆什物“又加果园厂数倍矣”。
可见元明时期白族木工匠艺已具有相当
高的水平。

清代乾隆年间，张泓两度任剑川州
州牧。他在《滇南新语·夜市》中对剑川
木工匠艺有更详细的记录：“民俱世业木
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近邻滇之黔、川
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表明
剑川木匠的技艺深受人们的喜爱。

“手艺传千年，木匠数剑人。”当代白
族木匠的精湛技艺为剑川县赢得了“民
族木雕之乡”的美誉。北京人民大会堂
云南厅的堂门和屏风就是剑川木匠的杰
作，为木雕制品中的上乘之作。

剑川木匠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不
但有盛行的木匠祖师鲁班会，还广为流
传木匠故事、木匠歌谣、叙事长诗等，对
白族历史、工艺发展等情况的研究都具
有重要价值。

□ 高文

在滇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大理剑川
像是被群山环抱的璞玉。在这里，每一
座山都蕴藏着自然的奇韵、镌刻着岁月
的痕迹。行走其间，在一次次的对视和
身临其境的感受中，不仅可以体验到群
山的雄奇和温情，心灵还会得到温婉灵
秀的抚慰。

在剑川，石宝山无疑是这方山水的
代表。古书载“剑之有石宝也，载在郡
乘，为封内八景之一”，素有“大理有名三
塔寺，剑川有名石宝山”之说。汽车在蜿
蜒曲折的公路上飞驰，从石宝山山门进
入后继续往前百十米，就到达石宝山歌
会对歌台。对歌台是石宝山歌会的核心
舞台，每年农历七月底，歌会节便在此拉
开帷幕，来自剑川及洱源、兰坪、丽江的
白族群众齐聚这里，弹三弦、唱白曲，通
宵达旦，歌声和弦声在山谷回荡，让这座
寂静的山愈发灵动而富有激情。

春日里，石宝山化作花的海洋，各
色杜鹃竞相怒放，如火如荼，将山谷染
成一片绯红。行走于通往石钟寺的途
中，奇石涌动，如狮如象，如猴如鹰，似
钟似笏，似蛙似莲，点缀在绿树丛荫之
间。石钟山地质属较新地层，为国内少
有的丹霞地貌，底部为砾石，中上部为
砂岩、细砂岩，紫红色的砂岩经过风化
后形成奇峰异石，因此也就有了石宝山

“石头开花”的奇观。
石钟山石窟，又名剑川石窟、剑川

石宝山石窟，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石钟寺、狮
子关、沙登箐三个区域，现存 17 窟 233
尊造像，从南诏到大理国，前后开凿了
三百多年。徜徉于石窟前，眼前的石壁
上每一刀刻痕、题字，犹如时间的低语，
无声地诉说着人间的虔诚与悲欢，让原
本冰冷的石头也多了份温情。这开凿
在崖壁上的石窟，窟窟造型精美，雕像
中既有南诏王者及其侍从造像，又有
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等造
像，不仅有南诏大理国时期王室宫廷的
威仪，也有佛教造像的慈悲。2号窟雕
刻的是南诏第五代国王阁逻凤出巡的
盛景，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着南诏宫廷

的真实样貌。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中，
让王者成为主尊的布局，多少有些不常
见，但在石钟山石窟，这些都是真实的。
还有“阿嵯耶观音”，细腰、宽肩的体态不
失美感，民间流传他曾化身梵僧，指点细
奴逻建立南诏；也曾降服专吃人眼的恶
魔罗刹，为大理带来安宁。这些口耳相
传的故事，让“阿嵯耶观音”从佛教神祇
演变为守护这片土地的“云南福星”，深
深地融入了这片山川大地。

古往今来，石宝山引来不少文人学
士登临览胜，明代徐霞客、清代赵藩、近
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博物学家宋伯胤等
曾到石宝山考察观光，金庸先生更是挥
毫写下“南天瑰宝”四个字，为这片丹霞
奇境添了笔墨书香。

剑川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在剑川
古城西南，金华山如金字巍然矗立。明
朝《云南剑川洲志》载：“其山顶尖而脚平
宽，形如金字，高数百丈，林木葱翠，故名
金华。”登临金华山顶，北眺玉龙雪山，山
顶的积雪在阳光中熠熠生辉；东瞰
剑湖，湖面波光粼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山脚下，剑川古城“四四方方一颗
印”的传统城池布局清晰可见，仿佛一下
子就穿越了百年旧时光。站在山巅，只
感觉剑川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
与山之雄浑、水之柔美，就在你的周身交
融，顷刻间就在你的眼前绘成了一幅壮
美的山水人文画卷。

而金华山西北的满贤林更让人称
奇。出剑川古城，顺着城西的山箐，从
千台坡拾级而上，便渐如佳境。映入眼
帘的是北面巨崖上刻有李根源等人“长
剑倚天”“峭壁千里”等手迹，这些摩崖
石刻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继续西上，石
壁倚天，欲堕不堕，令人胆颤心惊。危
崖之下，一棵古柏凌空而立，与危崖直
冲云天，展现了生命之坚韧。沿着石阶
漫步，虫鸣鸟叫、风声涛韵、泉水叮咚相
伴，连徐霞客都曾因“爱其幽静”而在此
作记半日。现在的满贤林，又称千狮
山。在山谷石壁处、松林下，白族工匠
历经数十载，雕刻了3268只石狮。这三
千多只石狮或倚岩而凿，或跃于千仞石
壁，或立于路旁迎客，姿态各异，栩栩如
生。山顶的“狮王”高达 25 米，气势恢

宏，睥睨着眼前的群山，仿佛一眼便能
望穿玉龙雪山山顶的晴雪。2013年，千
狮山因“雕刻石狮数量最多的景区”和

“最大的石狮”两项纪录，被上海大世界
吉尼斯总部正式认证为“世界双绝”。
如今的千狮山，依然是喧嚣尘世中的一
方净土，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前来寻幽探秘。

石宝山、千狮山独特的石韵狮魂为
剑川增添了不少历史底蕴与独特魅
力。而雪斑山与老君山，则以海拔丈量
着剑川的高度，为剑川增添了不一般的
雄浑之气。

雪斑山位于剑川西部，它北起上兰
坝盐路山北端，与怒江兰坪县相界，延
至盐路山主峰，南北走向，延绵几十
里。其主峰海拔 4295.3 米，是大理州
第一高峰。《康熙剑川洲志》称雪斑山

“峰列十二，每峰一溪，排如玉屏，形似
点苍，上多积雪，故曰雪斑。”几年前一
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几位友人相
邀去攀登雪斑山。早晨，我们从老君山
镇的一个村子出发，在山间崎岖不平
的小路上艰难地向上，中午时分便攀
至山脊。头顶蓝天白云，一路沿山脊
向南攀行，脚下的雪斑山的山脊就是
大理州和怒江州的分界线。在近 4000
米的山脊线上，风忽大忽小，路忽平忽
陡，如梦似幻的云朵漂浮在眼前，不禁
让人浮想联翩。

登上主峰，回望蜿蜒几十里的山，
悬崖绝壁，刀刃似的直对苍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展露无遗。“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雪斑山巅，东
可以遥望神秘的老君山，脚下的老君
山、马登坝子在云中缥缈似幻；如此天
高云淡的季节，向南可以遥望苍山之
巅；迎着微风，向西可看见云海中怒江
碧罗雪山上的白雪。北看雪斑山系，它
在云雾中更加雄伟。此时，站在山巅，
脚踏两州，眼观大理和怒江两地的景
观，方知何为“无限风光在险峰”。

相较于雪斑山的苍茫和雄壮，老君
山则显得更加神秘。作为“三江并流”
世界自然遗产的一部分，老君山被尊为

“滇山之祖”。其位于剑川县境中部和
北部，自金华坝至上兰坝，县境内东西

宽27公里，南北长约46公里，群山傲然
屹立，气势磅礴，直冲云霄。山中各处
自然风光因地势、气候变化而气象万
千。海拔 3000 米地带为杉、松等针叶
林、红栎林带，海拔 3500米地带遍布高
山杜鹃、铺地柏、侧柏。其高山箐谷中
有许多地下涌泉水潭，俗称“九十九龙
潭”，剑川境内较大的龙潭有“姊妹潭”

“黑龙潭”等，其余大小水潭无数。而海
拔4247.2米的主峰太上峰，仅次于雪斑
山，常年云雾缭绕，像一位隐居的老者，
守着九十九潭高原冰蚀湖的清冽。每年
4月到7月，不同种类的杜鹃从河谷到高
山次第绽放，粉的、白的、紫的花漫过坡
谷，把整座山染成流动的织锦。此时，龙
潭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山峰林木、丛丛鲜
花，潭水间，各种晶莹的石头在阳光下闪
闪发光，神态各异，令人心醉。

绵延的老君山山间，还分布着大小
不一的草甸，春夏之交，草甸上百花齐
放，成群结队的牦牛在草甸上悠闲地吃
草饮水。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色令人心
旷神怡。由于海拔原因，形成了老君山
春看花海、夏看云海、秋看红叶、冬看雪
景的自然景观。然而一年四季，我却觉
得雨后的老君山最壮美。那层峦叠嶂
的山峰经过雨水的清洗、浸润，如青色巨
笔，直插云霄，更显秀丽；山间，缥缈的云
雾似流动的宣纸，时而狂放汹涌，时而轻
纱漫舞，将山色氤氲成朦胧的水墨画；
山坳间，一洼洼碧水静卧如太上老君遗
落的明珠，倒映着天光云影，微风拂过，
涟漪轻漾，将满池云雾山峦揉碎成粼粼
星光。远处山影朦胧，近处碧水清幽，山
水相依，自成一卷意境悠远的水墨丹青，
书写着天地间最空灵的诗行。

奇崛的石宝山、灵动的金华山、雄
浑的雪斑山、神秘的老君山，还有无数
隐于烟云中的无名山川，它们藏着自然
的馈赠和岁月的痕迹，每一座都在诉说
着剑川与山的不解之缘。当踏上剑川
大地，被群山簇拥，便会明白，这里的山
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致，是流淌在血
脉里的乡愁，它们滋养着剑川的文化根
脉，见证了剑川的历史变迁，让每一个
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在大自然的怀抱
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剑 川 山 韵

□ 姚静

月季是一种勤快的花，只要阳光、
水分和养料足够，它便能持续不断地四
季开花。有院落的人家，种几株月季是
十分划算的，它们会让每一个日子都明
朗如春。没有月季开不出来的颜色，它
们的缤纷绚烂会让你恍惚间以为有一
段彩虹落到了院子里。

月季易栽易活，可扦插。剪一段长
着饱满芽点的老枝，插入疏松湿润的泥
土中，它自会按时发芽、长枝、蓄蕾、开
花，像月升月落一般自然而然。

据说月季有三百多个品种，是一个
数也数不过来的庞大家族。它们各有
形状和颜色，并被冠以一个个香艳绝美
的名字，诸如粉黛、罗衣、凝脂、蓝月、龙
沙宝石、果汁阳台、瑞典女王……这些
诗意浪漫的名字足以让人去想象它们
盛开时的情状是何等的惊艳出彩。

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我喜欢花草
的心却始终未变，月季的常开不败能满
足我四季有花可赏的需求。困居在公
寓楼里的我，只能在阳台的花盆里种上
一棵月季。那是朋友送的一棵金奖章

月季。金奖章月季花朵艳黄，像正午阳
光一样明丽，看着让人心里亮堂。我的
生活荒芜又单调，有这样一棵光华灿烂
的月季花相伴是极好的。可惜金奖章
月季花树较高，把它禁锢在一个小小的
花盆里，它开出来的花朵又稀又小。后
来我把它移栽到楼下的公共花台里。
不到一年，它便长成了一米多高的花
丛，花朵开得又密又大，金光闪闪，恰如
其名。我时常静静地站在窗前欣赏
它。世界很大，属于我的空间却很小，
花木便是延展，带我走向辽阔，予我安
心的力量。树木，野草，花朵，它们特有
的山野气息会带着我的心自由飞翔。
我在一朵花里看到了高山、草坡、丛林、
溪涧……会有片刻的沉醉，忘掉眼前困
居的烦恼。楼下那一丛黄色的月季花
像一个引路的人，引着我去感受植物的
悄然宁静。偌大的世界就绽放在一朵
花里。每天早晨开窗，我都会往楼下看
一眼，那一棵金奖章月季举着满枝花
朵，仿佛替我值守着一方天地的清宁，
熨帖我心。我手中的笔太过笨拙，记述
不了一朵月季花绽放的曼妙，只好安慰
自己：花我两知，我们楼上楼下陪伴着，

能不能写出来早已不重要了。
喜欢月季，不只爱它温婉高贵、浪

漫唯美的花朵，我更向往它们不受季节
约束的自在。不管是夏天、秋天，还是
冬天，它想开就开，想落就落，这是月季
的任性和闲散。随心所欲就是自由，自
由即快乐。看花的人，心情也不由得松
散素淡起来，急什么呢，让日子慵懒一
点又何妨？

月季总是开着花等在那里，它从
来不会让寻花者失望。它的每一个花
苞里都藏着光，在绽放的刹那照亮世
界。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一朵花的形
状和色彩，唯有用心才能看见它的意
义。人生如天空，阴晴不定，风雨难
料，像我，就时常需要一朵花来慰藉。
阳光下的月季花，满眼明艳；风雨中的
月季花，楚楚动人。若有雅兴，挑一个
月色如水的夜晚去看月季花，想来那
月中嫦娥也要羡煞。

不同品种的月季开出的花朵不一
样，它们有的花瓣向内收敛，有的花瓣
向外翻卷，有的花瓣凸凹不齐，有的花
瓣皱褶如绢绸，有的花瓣高低起伏成一
条曲线……不过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就

让一朵花有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月季
花的颜色更是繁多，有明净的红，纯粹
的黄，深邃的紫，清浅的粉……也有杂
色相间的，红白交织，红黄参杂，粉紫各
半……各式各色的花瓣层层叠叠，每一
朵花都开得丰盈饱满，耀眼又温柔。如
果草木有性别，月季花就是一群爱美的
女子，每个人都巧用心思把自己打扮得
与众不同，唇角微扬，轻轻哼唱着一首
无词的歌谣。

清晨，我循着花香走过草地，不顾
脚上的鞋子被露水打湿，去寻找一朵躲
藏起来的月季花，我想看到它花瓣初张
的模样。我希望，自己也像一朵花——
不是像一朵花那样美丽，而是像一朵
花那样淡然，把见过的风雨都藏在心
里，张开的花瓣片片鲜嫩，仿佛与春风
刚刚相逢。

近日，漾濞县富恒乡白荞村千
亩荞花盛放，晨雾中，勤劳善良的彝
家阿妹早早穿行于荞花间“打卡”留
念，一幕“花间雾语乡村游”的美丽
画面精彩呈现。 ［方慧敏 摄］

雾涌富恒白荞开


